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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夏季悶熱的深夜裡，腫瘤科值班室內，天毋醫生正在寫一名女病號的病例，張靜，年僅17歲的花季少女，卻已是肝癌晚期。



在天毋剛告知她病情時，少女的淚水幾乎奪眶而出，然而卻強忍著請求天毋千萬別將實情告知她的母親，跟她母親只說是良性腫瘤而已。



以前只聽過家屬要求對病人隱瞞病情的，這種請求還是頭次聽到，是怎樣的內情令少女竟選擇獨自面對這般痛苦的變故呢？



疑惑牽動著天毋的內心，而更讓他在意的是，這位少女的外貌神似自己的初戀情人。



寫完病例後，天毋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間，思緒飄向高中時最後的夏日裡。



那一天，外面雖然炎熱，可地下室卻清涼如春，柔和的白熾燈下，天毋同初戀情人赤裸地躺在一起。



天毋的初戀筱繪，一個在外人眼裡土了吧唧的女生，戴著一副大的出奇的棗紅框眼鏡，頭髮胡亂地盤在頭上，看起來十分可笑。



而在天毋面前，不戴眼鏡的她其實有著一對攝人心魄的雙眸，加上披散下來的黑長直秀髮，不算傾城也至少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有次天毋好奇地問：「你那麼可愛，為什麼不讓大家都知道呢？」。



筱繪眨著眼睛，調皮滴說：「因為啊，那是只屬於天毋一個人的可愛啦。」。



就是這樣的女孩，此刻一頭豐盈青絲包裹的腦袋如一個香爐壓在他的胸口，透過肌膚，他感覺到香爐在熾熱地燃燒。



她是歪著腦袋趴在胸口上，所以天毋可以看到她睜開的眼睛，鑲嵌著容易受到傷害的，烏黑濕潤的明眸。



猶如極其輕盈地停歇下來的蝴蝶，長長的睫毛的眨動如同蝴蝶翅膀的扇動，那明眸便是翅膀上奇妙的花紋……。



它是如此狡譎，如此地近在眼前卻冷漠無情，如此地輕飄躁動彷彿即刻飛走，如水準器的氣泡從傾斜到平衡，從茫然若失到聚精會神，如此地轉動不停，而從這雙眼睛中透出的目光卻是那麼的孤獨淒寂。



這些就是天毋記憶中，同筱繪在一起的最後時光。



沉思中的天毋被一聲膽怯的推門聲打斷，來的正是身著病號服的張靜，天毋連忙招呼她坐下。



「這麼晚了還不休息，找我有什麼事呢？」面前的女孩眼神幾度躲閃，最終堅定地望向天毋。



「天毋醫生，請您，請您協助我自殺吧！」不祥的話語毫無預兆，猶如刺破空氣的尖針般扎向天毋，他急忙起身，反鎖了值班室的門後，回到了座位上。



「這可不是輕易能說出口的事，其中有何苦衷，但說無妨。」在天毋的引導與安撫下，張靜傾訴道。



自己的母親年輕時離家到大城市打工，被一富家子弟看上，交往後意外懷孕，卻最終被拋棄，回家後不顧全家的反對毅然決然地生下了她，並因此斷絕了與家裡的關係。



獨自一人帶著她到現在的城市裡，打工供她讀書，讓她接受最好的教育，希望她不再被騙，幸福地生活，總之母親把自己的一切都寄託在了她的身上，而她也理解母親的辛苦，學習一直很刻苦。



明年的大學已十拿九穩，她們母女一直以來的努力就要開花結果之時，卻……。



張靜眼眶濕潤，聲線不自然地顫動：「讓母親看著我慢慢死去，這樣的情景無論對她還是對我來說，都太殘酷了，所以這幾天我想了下，決定拜託天毋醫生您幫我兩個忙，其一：請您一直幫我把病情向母親隱瞞。



其二：為了讓母親能有繼續活下去的希望，我要讓自己失聯，這樣母親就只當我是失蹤了，即便找不到我，也還會一直以為我還活著。我會在失聯後自殺，希望您能在我自殺後幫我把屍體處理掉，讓我永遠消失掉。



我知道對您提出這樣的要求有點過分，可是要做到這些的人要有很強的心理承受力，還得守信用，我身邊除了天毋醫生就再也沒有適合的人了，所以我求求您，幫我這個忙吧！」張靜說罷就跪倒在天毋面前。



「你這是何苦呢？」天毋將其扶起，在這個醫院裡，他早已見多了人們為了哪怕一天的苟且所做的徒勞掙扎。



看到像少女這般高潔至純粹的自我犧牲，著實令他動容，但更為震撼他靈魂的是少女在請求時望向他的那雙絕望中帶著期盼的眼神，那雙他曾經辜負過的眼神。



「你先回去吧，這件事還容我考慮下，天亮的時候定會給你答覆。」



送走了張靜後，天毋的思緒墜入了記憶那無垠的裂隙之中，最後一次見過筱繪後的第二天，熙熙攘攘的畢業照現場，一陣騷動，校園內的小樹林中發現女屍，天毋也跟了過去。



扒開人群，只見筱繪身穿比她肥大很多的白色連衣裙猶如晴天娃娃般孤零零地掛在樹杈上，微風吹過，秀髮如她還活著一般輕揚，眼皮就像她平時睡著時那樣慵懶地耷拉著。



若不是那鐵青的面色與發紫的雙唇，只怕難以相信眼前的女孩已經死了，潔白的連衣裙因為失禁而染上了片片黃漬，其下露出的一雙玉足宛若連根拔起的植物那白皙的根系般無力地垂下，地上還散落著一雙粉色涼拖。



筱繪死後，天毋從她的好閨蜜那裡得知，原來筱繪從小父母離異，母親在她初中時給她找了個繼父，從此她不斷地遭受著繼父的虐待。



而母親為了維持婚姻，對此視若無睹，到了高中時，母親給那繼父生了個小男孩，此後她又被母親逼迫著帶小孩，一個高中女孩到底承受了多少的壓力與痛苦啊。



閨蜜說，要不是因為天毋，只怕她早就堅持不下去了。



然而筱繪對天毋是報喜不報憂，為了跟天毋在一起的時光中只有快樂，她還讓閨蜜幫她隱瞞，她一直想著要跟天毋永遠在一起，報了跟天毋同一城市的大學，然而因為帶小孩耗去了她太多的精力與時間，最後無奈落榜。



她是知道的，天毋生活在貧困的小漁村裡，為了能改變家境而作出了刻苦努力，而當他終於實現夢想之時，她實在是提不出讓他留下來的請求，絕路成了唯一的選擇。



然而那個閨蜜不知道的是，就在筱繪自殺的前一天，最後一次見面時，她向天毋提出了自殺的念頭，並請求天毋能夠幫助她，哪怕只是在一邊靜靜地看著就可以。



而那時的天毋並不瞭解筱繪的內心狀態，也無法理解她那最後請求的含義，在他那不著邊際的溫柔勸解下，筱繪只能露出那孤獨淒寂的目光。



瞭解到筱繪生活狀態的天毋為無法拯救她而自責，而多年後工作中的天毋看過更多的生命逝去時的景象，讓他理解了筱繪那個請求的含義。



人在離開一個熟悉的地方，去到另一個陌生領域時，總是希望有故人來送送自己，以慰藉離開故土的懷念，安撫對於陌生的恐懼，說到底這都是內心的孤獨感造成的。



在面對死亡這個終極離去之時，人顯得是那樣的孤獨，因為再沒有比生更熟悉的地方，也再沒有比死更陌生的領域，那一刻是多麼希望人世間最留戀的人能陪伴自己走過那最後一程啊，哪怕只是靜靜地看著。



每當看到病號去世時身邊圍滿的家人與親朋，天毋就會想起筱繪掛在樹杈上的孤零零的身影，令他心如刀割。



天剛拂曉，天毋答應了張靜的要求，第二個夜班，天毋來到張靜的病房。



拿出一張地圖，指著上面的路徑說：「你明早就乘火車去我的老家，那是個沿海漁村，到那之後沿上面的路線走。



盡頭是一座矗立在海崖上的小屋，那是我家的老房子，我現在每次回家時偶爾還會住在那幾天，所以裡面日常用品還算齊全。」



「沒事，反正我也已經帶齊了。」張靜拿出了自己的背包。



「你離開後，以免懷疑，我得3天後才能出發。乾糧帶了麼？」



張靜點了點頭。



「對了，你不是沒有手機嘛，為了方便聯繫，這個你拿上。」天毋拿出了一款老年機。



「卡已經辦好了，我教你怎麼使用。」



之後，張靜拿出了一個信封。



「我走之後，請把這個交給我母親，拜託了。」



「放心吧。」天毋把信收好。



「之後就沒有別的事情了，祝願一切順利。」



「天毋醫生，謝謝您！」張靜深深地鞠了個躬。



而天毋卻匆匆地離去了，接受這份謝意令他內心不安，從某種角度來說，他何嘗不是為了自己，在利用張靜。



天一亮，張靜就離開了，之後天毋將那信封交給了她的母親，稱是在查房時發現的。



後來，張靜的母親報了警，警察將其作為普通的失蹤案立案偵查，到醫院問了他幾個問題，就沒有下文了。



三天後，天毋趕到了海邊的小屋，記著曾經他乘父親出海的時候，同筱繪在這裡度過了一段最美妙的二人世界，也正是在這個小屋內，他得到了筱繪的第一次。



用事先約定好的暗號敲完門後，隨著大門的拉開，一具白皙近乎完美的酮體映入眼簾，完美的半球型乳房，跟沒有陰毛的下腹，衝擊著視覺。



像，太像了，不光容貌，連身材也是如此，記憶中筱繪也曾這樣全裸出來迎接天毋，大概是這裡顯而易見的荒涼與杳無人煙吧。



走進小屋，就像開啟了時間膠囊般，曾經懷念的一切在眼前浮現，女孩顯然剛洗過澡，從身上未擦的水珠可以確認。



在察覺到投射在自己身上的視線時，臉頰抹上一縷緋紅，埋怨中帶著幾分撒嬌地說：「人家還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裸體吶，你這樣一直盯著的話會不好意思的。」



「嗯，對不起啦。」在張靜面前，天毋用無比溫柔地聲音說給心中的筱繪。



女孩倚在開著的窗邊，外面天空晴朗，碧波萬里。



「我以前一直渴望能看到大海，能來到這裡也算是毫無遺憾了。」。



張靜本來欣喜的語氣，聽在耳中卻無限淒涼，天毋搭著她的肩膀，說了多年來一直想對筱繪講的話。



「你現在心裡一定很落寞吧，此刻，我能瞭解你是多麼希望最愛的母親能陪在你身邊啊，但是，你並不孤獨，直到你生命的最後一刻，我都會一直陪在你的身邊，不會再讓你一個人離開了，我保證！」。



像是忍耐了良久，女孩終於依偎在天毋的懷中，小聲抽泣著。



過了會兒，張靜的情緒穩定了下來，天毋關上了雙層玻璃窗，屋內恢復了寧靜，爾後，女孩拿出了一捆麻繩。



「我想好了，就在天花板的掛鉤這裡自縊……」天毋取下了她手中的繩子。



「我不覺得這是一種輕鬆地死法，你的一生已經非常坎坷了，沒有任何理由再用痛苦結束了。」說罷，天毋從自己的背包中取出一個盒子，打開後裡面有三隻針劑。



「這是我專門為你配置的藥劑，可以讓你在毫無痛苦的情況下，愉悅地離去。」聽完，張靜不禁皺起了眉頭。



「這樣的話，您不就涉案了麼，我不想給醫生您帶來這麼大的麻煩。」



「傻孩子，我現在早已被捲進來了，已經沒有回頭路了，你放心把，後面的事情，我已經安排好了。」雖然還有些擔心，但張靜的表情慢慢地舒緩了。



「那好吧，您儘管吩咐吧，我的一切從現在起都屬於您了。」這句極具誘惑的暗示加上坦露的胸懷，令天毋勃起了，為了掩飾尷尬，天毋取出了醫藥箱。



「首先要給你裝個留置針，把胳膊伸過來。」



天毋握著張靜的手臂。



「會有些疼，忍耐下。」然後用針頭帶著一軟管刺進了她左臂的肘正中靜脈，將針頭拔出，軟管就置留在了血管中，只露出供注射的一頭，其餘的軟管都用透明膠帶固定。



準備完畢後。



「穿上這個。」天毋從包中取出一條黑色褲襪遞了過去，眼中雖然帶著疑惑，張靜還是往自己白皙的腿上一點一點地抹上一層誘人的黑亮色，隨後她按指示躺在了鋪著咖色床單的床上。



天毋從針劑盒中取出了第一支，扎進軟管中。



「過程中會疼麼？」平躺著的張靜有些擔心地問。



「痛苦會慢慢的從你身上剝離，剩下的只有perfect。」管中的液體緩緩地推入了她的體內，在靜脈中流淌，進入了心臟，再被泵向全身。



張靜最先感到的是全身開始發熱，隨著發熱的持續，白皙的臉龐變得緋紅，肌膚也染上了紅暈，頭有些暈，視線也開始模糊。



腫瘤造成的神經痛緩緩退卻，身體變得輕鬆起來，意識裡感到自己慢慢飄了起來，浮在了離床幾厘米的距離，從未有過的安心，自由包裹著她。



看到張靜的瞳孔慢慢縮小，表情茫然地望著天花板，天毋吻向那彷彿剛造出來，用柔軟的刷子刷上了一層粉的小巧的粉紅耳朵，舌頭貪婪地舔舐著耳後根與小巧的耳孔。



張靜此時的身體好像麻痺了一樣動彈不得，可是感覺卻比平時要敏感的多，耳後吹拂的溫熱氣息，與那濕潤的觸感，令她心頭奇癢無比，腳趾下壓，足面蹦的筆直，腹股溝不由自主地一抽一抽。



「呃，呃」喉頭裡開始擠出愉悅的呻吟聲，進攻完那纖小美麗的耳朵，天毋移向胸部，和她那纖細苗條的身子相比。



她的乳房大的令人怦然心動，成完美的半球形，挺立在腹部偏上一點的地方，雙手握上，舒緩地揉搓，舌頭在乳頭上高速地抖動著，不一會兒，乳頭髮硬，乳房變得堅實，手上能覺到那緊密的觸感。



她的皮膚發出美妙的清香，像夏日掛著朝露盛開的花朵般的清香。



鼻尖貼著腹壁向下，直碰到細長幽深的臍眼，彷彿是柔軟的秘密洞窟，吸引著天毋的舌頭，探了進去，靈巧的舌頭觸到洞底時，如同在靜謐的湖面投下石子般，平坦的腹部激起陣陣漣漪。



張靜閉上雙眼，全心體會著舒爽的愛撫，美妙的呻吟聲不絕於耳，嘴角一絲津液無預兆地溢出，無聲地劃過臉頰。



繼續往下，將她兩腿岔開，並撕開褲襪的襠部，可以看見大腿根部的性器官。



和耳朵一樣，看上去就像剛完工一樣，此刻就像雨季的泉眼一般，天毋忍不住伸手蘸了下湧出的清泉，放入口中細細品嚐，一股妙齡少女特有的腥味，強烈刺激著他的神經，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將張靜的雙腿舉起，一雙玉足捧在面前，穿上褲襪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這對嬌小可人的金蓮，白壁無暇的肌膚包裹上黑色的面紗，方能透出一種冷艷的美麗與撩人的神秘感。



加上那如天鵝曲項般優雅的足弓，令人不敢相信這是人間的美景，天毋的臉整個埋在了足間，鼻子瘋狂地嗅著，絲襪上淡淡的腳汗味混著只有正在成長的肉體才能發出的獨特的生命的香氣，激發著他的荷爾蒙。



將腳尖整個含在口中，貪婪地吮吸每根腳趾，用牙齒輕咬，舌尖在趾間穿插遊走，張靜這時感覺到了來自腳尖的要命的癢感。



「啊～～～」，發出了淒慘的悲鳴，她想讓腳從天毋的口中逃脫出來，可無奈身體使不上勁，只能任其擺佈，雙腿如麵條般絕望地抖著。



「啊～～～救命啊～～～快死了～～～啊～～～！」張靜也是這才知道自己最敏感的地方竟是腳趾，而現在偏偏自己的感覺還比平時敏銳。



這雙重刺激令她無法承受，胸口快速地喘著，呼吸都困難了，只能大聲地求饒，而知到了弱點的天毋非但沒有理會，反而加快了舌頭的頻率。



張靜心中叫苦連連，哀嚎聲此起彼伏，同時，腳上的癢感傳到了下體，引起了一整空虛，小穴一張一合的如嗷嗷待哺的小嘴般，期盼著被填滿，於是哀嚎中就夾雜了幾分呻吟。



天毋單手抓住兩隻腳腕，騰出的手，兩指毫無阻礙地插入小嘴之中，扣動起來。



「呃～～～！」隨著一聲銷魂的呻吟，一陣快感從她的下體發出，沿著脊髓直衝大腦，暫時消減了腳上的癢感，隨著天毋舌尖的遊走跟指尖的挑動，癢感，空虛不斷產生並最終都化為蝕骨的快感，將筱繪不斷向巔峰推去。



「呃～～不行啦～～，我受不了啦～～～啊～～！」終於在天毋的手指下，這名十七歲少女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高潮！



全身抖的如篩子般，下體一陣陣抽搐，大量淫液從陰道內洩出，噴的天毋的手指，手心，乃至整個前臂都是粘稠，滾燙的液體。



高潮後的張靜，肌膚紅潤，臉頰沁著汗珠，表情甜蜜，微微喘著氣，身體都完全放鬆了下來。



見熱身的差不多啦，天毋取出來第二隻針劑，注射進了軟管。



張靜感到身又恢復了活力，但一陣燥熱從心底升起，意識對身體的控制開始慢慢鬆懈，轉而一直被其所壓制的原始的慾望在慢慢甦醒，下體又開始奇癢難耐，精神慢慢的恍惚，而渴望被填滿的念頭卻不斷強大起來。



「天毋。」她支起身子，用一種呼喚緊密愛人的語氣呼喚著天毋。



「天毋。」這迷濛的語調讓天毋竟以為是筱繪在呼喚他的名字，竟不禁淚流如注，一把將面前的女孩抱了過來，嘴唇貼在了她的嘴唇上，女孩的嘴唇大大地張開，她柔軟的舌頭進入了天吾口中，發出好聞的香味。



它執拗地探尋著不成詞句的語言，以及上面刻著的密碼。



天吾的舌頭也在無意中回應它的動作。



彷彿兩條年輕的蛇剛從冬眠中甦醒過來，憑藉著彼此的氣味，在春天的草原上相互纏綿，相互貪求。



結束了激烈的親吻後，天毋撕扯地脫去衣物，將張靜背朝自己按爬在床上，看著那披肩的長髮，白皙緊致的脊背跟渾圓的臀部，他感到小屋內的時空彷彿回到了他的青年時代，而在他胯下的就是他魂牽夢繞的初戀情人。



「筱繪，我要進來了，放心，我會很溫柔的。」



此刻，已經意識模糊的張靜並沒有在意他口中的話語，只在配合著他一次次地插入而發出快美地浪叫聲：「啊嗯~~~啊~~」



天毋感到自己就像騎著世界的駿馬，在星辰照耀的草原上馳騁，直到快感將他吞沒，才在女孩的背上猛烈的射精，滾燙的精液揮灑在了雪白的屁股與纖細的腰肢上。



射精後的天毋頹然地跌坐在一邊，回過神來時，發現自己已經仰躺在床上，臉朝天花板。



張靜騎在他的身上，握著他仍然堅挺的陰莖，緩緩地插入那剛完工的性器中，她那對完美的半球形乳房，不知為何，看上去好像幾乎不受重力的影響，兩隻乳頭優美地朝向上方，彷彿追逐著陽光的籐蔓植物的嫩芽。



美麗的雙瞳散大，表情茫然地望著前方，如同一具完美的人偶，充滿著機械的美感。



伴隨著陰莖完整地插入到張靜的體內，她的全身開始了快速地起伏，那一對豪乳伴隨著起伏如同兩隻大白兔在一前一後地相互追逐著，從蜜壺中不斷湧出的淫液，匯聚於交合處，在如打樁機般的下體的轟擊下發出淫蕩的「啪啪啪」聲。



身上的女體美得令天毋覺得害怕，如失去魂魄的空殼，不斷地搾取著他的生命，他的靈魂。



一陣電流過後，任由她將自己今天的第二輪白濁催出了體外。



張靜也伴之達到了高潮，全身抖動著一陣抽搐，把臉蛋使勁向後仰去，縱聲歡叫，後背都快曲成了弓形！



讓那對美妙的木瓜芳乳自豪地挺出，高潮後的張靜全身仍不斷地挺動，洶湧不止的爽意讓天毋連發連射，很噴了個夠，直到吸乾了他最後一滴精液！



張靜才如散架的人偶般脫力地仰躺下去，上半身毫無支撐地重重癱軟到床上，雙腿還保持著跪坐的彎曲折疊狀，下體卻還在意猶未盡地挺動著，乞求著遠超負荷的慾望。



終於，最終的時刻來臨了。



天毋將第三支扎進軟管，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藥劑，針管上的刻度分為九格，得一格格緩慢推注才行，第一格推下後。



張靜原本癱軟的軀體登時緊張了起來，喉嚨中咯咯作響，身上的關節開始反張，張靜的意識在黑暗中感到靈魂瞬間墜落下去，重重摔在虛空之中，衝擊力震碎了靈魂的一隅！



同時一份既非快樂也非痛苦，但卻比之前最猛烈的高潮都強烈的感覺油然而生，隨著藥劑一格格的推注，靈魂也一次次地墜落，破散，那感覺也一次比一次強烈！



身體從脖頸開始，後背，纖腰，直到下體如弓狀彎曲挺起，幅度越來越大，全身肌肉都在劇烈痙攣，緊繃的皮膚上擠出大量豆大的汗珠，傲人雙峰間的壕溝裡汗液匯聚成溪。



性感薄唇間香舌如擠牙膏般緩緩吐露，津液自兩邊溢出，攝人的黑色眼珠向上飄去，整具軀體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扭絞著。



當第八格推完時，脊柱已經彎的發出滲人的啪啪聲，週身開始顫抖，牙關緊咬，香舌兩邊開始流出血沫，眼珠已完全消失，只留下一片魚白肚圓瞪著。



隨著天毋快速地推下了最後一格，張靜的靈魂終於衝破了最後的阻礙，永遠地墜入那無盡的黑暗深淵。



意識泯滅前的最後時刻，她不禁感嘆「這感覺，perfect！」就魂飛魄散了。



彎曲到極限的軀體彷彿斷掉的拱橋般瞬間垮塌，失去意識控制的肉體劇烈抽動著，如離開水的魚一樣上下翻騰，開始了死亡之舞，小穴如蓄積已久的火山口般噴發了！



清稀熱辣的淫液射過床單，直澆到天毋身上，不間斷的噴發持續了十幾秒鐘，才不甘心地停了下來，讓人不禁懷疑剛剛劇烈的扭絞已經將這具軀體中的一切都搾成了汁，才能噴出如此多的液體！



翻騰的軀體也如漏光油的發動機一樣慢慢平息，最後僅剩時不時的微微抽搐，淫水浸潤了一半的床榻，並在臀下匯聚成一灘。



靜謐的空氣中，天毋只能聽到自己心臟劇烈的搏動聲，雖說也算是見慣死亡過程了，但卻從未有比這次更震撼的。



印象中，瀕臨死亡總是帶有各種的醜陋，骨瘦如柴的軀體，蠟黃的膚色，鐵青的臉頰，脫到稀疏的頭髮，死亡總是代表著枯萎與衰敗。



而面前女體的死亡卻猶如綻放的百合花，在他的眼中留下了瞬間，卻不可磨滅的美。



已經失去靈魂的百合花已經不能再叫作百合花了，它只是百合花殘留下的記憶，是百合花的影子，是嬌艷和不朽的百合花飛走後的繭殼。



然而，這裡依然飄溢著這個世界上的百合花所意味的馥郁香氣，沉浸在照射到這裡來的夏日餘輝之中。



天毋俯下身，像黎明輕擁山脊時那樣，輕柔地吻了一下女屍的臉龐。



「謝謝你，帶給我的這一切。」



將眼前女體的美深深地烙印在腦海中後，天毋從女屍身上剝離下了自己的那條沾滿汗液與淫水的黑絲褲襪。



並用腰刀割下了一縷青絲作紀念，用橡皮筋紮好後，合著絲襪一起放進了背包中。



無論再美麗的軀體，死後依然要經歷腐爛變為醜陋，若要讓美麗成為永恆，就必須斬斷這個過程。



衛生間裡有天毋泡澡時用的木桶，他抱起女屍放入桶中，往桶中加入適量清水，戴上塑膠手套跟口罩，拿出事先買好的氟的氫晶體，倒入清水，桶中瞬間泛起氣泡，氟化氫的水合物氫氟酸會消融掉關於這具軀體的一切。



「這樣你就不會變醜啦。」他滿眼愛憐地望著屍體，這也算完成了與它主人的約定，完全的消失。



深夜，將桶中的廢水倒入大海後，天毋藉著海水清洗著桶壁。



這時身邊的一切忽然明亮了起來，他抬頭望去，比之前都近得多的月亮此刻穿過了烏雲的陰霾，將如清泉般的月光溫柔地傾瀉在他的心坎上，衝散了那陰鬱胸中多年的心結，此刻，他只感到從未有過的平靜。

cover_image.jpg
5 A5 t\]

ayanamikaze





